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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红色经典，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和立意。

旧瓶子装新酒，实际上是对“经典”二字的不尊重。因
为经典并不是让你去炒冷饭，或者让你做一个翻版的模
式，不是让你去临摹，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在巨人的肩膀
上能有更好的创作和更好的发展。

——导演高希希说红色经典翻拍。

●很多人说现在的青春小说良莠不齐，我觉得不然。
写作就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创作的
快乐。如果只因单纯的爱好而遭到大众的批评，我是挺同
情那些在写青春小说的人的。

——台湾作家九把刀认为。

●良好的阅读习惯一定是在孩子们喜欢读书的前提
下养成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尊重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其实，童年阅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孩子们通过读
自己喜欢的书，让他们觉得读书好玩，因为好玩而爱上
阅读，并产生成就感，成为一个终生喜欢读书的人。

——作家杨红樱谈儿童阅读。

●中国的小说家们、编剧们、导
演们，有必要克服因为不懂而厌恶
科技的价值观、心理取向，积极学习
科技知识，加强逻辑思考能力。试着
爱科幻、写科幻、拍科幻，试着向未
来看，向前看。

——学者王小东谈科幻片。
（黄 盛辑）

当地时间8月
20 日晚，纪念梅兰
芳诞辰 120 周年“双
甲之约”美国巡演在
纽约举行首演并取得圆
满成功。京剧梅派艺术
掌门人、梅兰芳之子梅葆
玖在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致
谢。首演剧目为梅派经典剧
目之 《梅华香韵》，由 《天女
散花》等五段折子戏组成。

李 洋摄

今年 3 月 31 日，
施一公 （左一） 从瑞
典国王 （右二） 手中
领 取 了 2014 年 爱 明
诺夫奖，成为首位获
得该奖的中国人。

著名生物学家 施一公

“““科学科学科学家应该有担当家应该有担当家应该有担当”””
顾淑霞

非常好声音

当代英杰当代英杰

施一公，1967年生，清华大学教授，“千人
计划”首批国家特聘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
院士。2008年全职回国前，为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终身讲席教授。曾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
夫奖等多个世界科学领域重要奖项。

2013年 12月 19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为
新当选的院士施一公 （左） 颁发院士证书。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目标的确

立，离不开众多经济学家的努

力。董辅礽先生就是其中有历史

性贡献的一位。在董先生逝世 10周

年之际，让我们重温董先生的思想，缅

怀他的学术品格和仁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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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董辅礽访问美国参议院

董辅礽

这是一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持续数十年最激烈的赛
跑，中国科学家施一公以一次完美的撞线赢得了胜利。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寻找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
于找到γ-分泌酶这个“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
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
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
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因此，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
结构，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2014年 6月 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
发表了一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
发现”。7月3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就这一
发现召开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略显
羞赧激动地宣布：人类首次看到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
的真实形状、组成和几乎所有的二级结构！他说：“这是我
科学生涯里迄今为止最耀眼的成果。”

把攻克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清华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
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
目前约有 500 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 1/4。而到
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20世纪90年
代末，科学家知道了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是其致病蛋白，但
几十年来，却从未有人看清它到底“长成什么样”。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
目光锁定了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
制高点，但研究工作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人源γ-
分泌酶很难获得，只能在果蝇、线虫等类似物结构中做，
一点儿进展都没有，非常痛苦”。

2008年回国后，施一公迅速组建实验团队，也把攻克
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是一个除导师施
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的团队。27岁的年轻博士
生马丹和 26 岁的卢培龙是夫妻，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
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以及远在伦敦求学的清华毕业生白晓晨。
要进行结构鉴定，最关键的一步是获得纯度高、化学

性质均一稳定、有活性的人源γ-分泌酶。但它存在于人
脑中，根本不可能从人体中取样。如何把这个蛋白表达出
来，是最难的突破点。于是，施一公把学生分为3个小组。
他们泡在实验室里，从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多个表达
系统中寻求突破，并最终选择了哺乳动物表达系统。

经过大量系统的尝试，以及对表达和纯化方法的不断改
造和优化，历经数年，他们最终利用瞬时转染技术在哺乳动
物细胞中成功过量表达并纯化出纯度好、性质均一、有活性
的γ-分泌酶。通过与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合作，对
获得的复合物样品进行了冷冻电镜分析和数据收集，最终获
得了分辨率达到4.5埃的γ-分泌酶复合物三维结构。

“好比国外科学家在 100 米外看一个馒头，而我们

在5米外看一个馒头。相比此前的外国科学家只能将该
蛋白酶解析到 12 埃的分辨率，我们的成果让世界科学
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向前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施
一公解释说。

在学生们眼中，施一公是一个永远给他们“打鸡血”的
老师：当学生们一大早走进实验室，施老师就等在那里，兴致
勃勃地准备与学生讨论课题。一个看起来简单的生化结果，
会突然激发他无限的灵感。“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找他，都
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学生
们说，“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学会了科
研的态度，那就是坚持、协作和担当。”

每天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的他，总是向学
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基础研究是一个国

家腾飞的引擎，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
秒。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
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时刻保持拼搏的警醒和担当

2008 年，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
科研条件，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作为享誉
世界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回国在学术界引
起震动，《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
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
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
家预期得要快。”

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
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几年来，施一公在细胞凋亡、重要膜蛋白的结
构与功能、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组装
及调控等三个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世
界瞩目的重要原始创新成果，在《自然》、《科学》、

《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
文。其研究成果于2012年被美国《科学》“年度十大
进展”重点引用并入选“2012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
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被他引进到清华全职工
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多达70余名。

施一公说，今天所有的成就，是他自己在回国
前都“始料未及”的。“当时也有过很多担心，担心
学生质量，担心科研设备。但现在，我可以毫不犹
豫地说，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
性等，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最鼎盛时期的
水平。”现在，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中国
正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科学家理应去
私心、敢担当、有作为，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
密联系起来。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为
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施一公如是说。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
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
担当。回到清华的这几年，施一公的工作状态可以用

“疯狂”两个字来形容，每天睡眠基本不超过6小时。
“如果不这样，对不起回国后注视我的眼睛。”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得到更高分辨率γ分泌酶复
合物的结构，这样就可以根据结构来设计药物分

子，这是一种愿景吧。”
“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

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
域都能取的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
了了。”施一公说。

师承名家

1927 年，董辅礽先生出生于浙
江宁波的一个工商业家庭。童年时受

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宁波及其后
来先生生活过的重庆、武汉等地自古都

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开放较早的城市，
这对先生后来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

市场经济研究大有裨益。
1946 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

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跻身于民国五大名校之
列，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报考法学院经济

系的共有 3000 多名学生，而最后录取的只有 60
个，先生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过关斩将，成为幸

运者之一。当时的武大经济系大师云集，特别是
先生的经济学启蒙老师张培刚教授，更是被誉为发
展经济学之父。1949年22岁毕业时，先生名列法学
院三个系第一名，毕业留校任教，并于1953年被保
送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苏联著名经济
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他的毕业论文《苏联和中

国的国民收入》 长达 20万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
增长方式和运营做了探索，兼顾了在苏联的学习和回国
的应用，被导师评为“分析精深、新颖深刻”，具有较
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 年，他获得经济学副
博士学位并回国服务祖国经济建设。

敢为天下先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先生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
社会转型共生共荣。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多

年时间里，先生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超常的
理论勇气，敢为天下先，在一些重大的现实经

济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他就

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
型，成为早期中国经济成长论的典型

代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前夕，先生就第一次提出了所有

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实行“政
企分开”，此语一出，石破

天惊。1980 年，先生提
出改革应当包括两个

不 可 分 割 的 方
面，即“所有

制 改 革 ”
和

“运行机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引入市场机
制必须改革公有制。1985年，先生又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
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在 1992 年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定后，先生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又进行了探索，认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
率的结合。先生还联系当代中国的市场化
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
新思想，比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发
展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来改变二元经
济，要梯度发展，加快西部开发，积极保
护民营经济，保护“温州模式”，极力主
张国有股和法人股流动，发展资本市场、
期货市场和拍卖市场，鼓励设立民营银
行、风险投资、创业板、股指期货等。先
生堪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
一，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是
中国新发展经济理论的倡导者，也是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积极推动者。

守身为大

先生一生学贯中西，但是儒家文化的
熏陶却构成其浓重的底色。

先生把做学问、追求真理当作终生的
事业，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有一种
几乎宗教般的敬畏、虔诚和执著，个人基
本上没有什么娱乐。在留学苏联的 1000
多个日子里，先生“没参加过一次舞会，
没喝过一口伏特加。” 回国后加入社科院

经济所、参加人大和政协后，学习、研究、调研、立法等工
作非常繁忙，很多经济文章都是在出差途中构思、写成的。

先生坚持真理，独立思考，不迎合权势。
1961年，先生去东北考察，路过一家商店，商店食品柜里几

乎是“弹尽粮绝”，只有几块饼干。一个顾客在买饼干时竟遭人
抢，先生亲眼目睹，心在滴血。回京后先生顶着压力立即写了一
份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反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先生在人大和政协建言献策、参与立法长达 15年之久，
但他自己的物质生活却非常简朴。回国30多年一直住在北京
三里河并不宽敞的房子里，去月坛北小街的经济所上班也是
健步当车。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件衬衣和单裤，冬天来了只是
在衬衣外加一件夹克或西服，戏称用“冷空气浴”强身健
体。先生不吸烟不喝酒，平时待人接物纯净透明，目光明
澈，面冷语温，尽显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风范。

2002 年夏天，先生在北大招了 3 个博士生。在发病前，
他一直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当已经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
定赴美治疗时，先生在病房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
么办呀？还有那么多学生，这可怎么办呀？”临终前几天，先
生还在卧榻上，坚持通过电话和网络指导学生做论文。

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在去美国治病前，离开
医院最后一次回到家，他四处看看、摸摸，出门前留恋地
说：“多么温馨的家啊！”癌症晚期，他依然乐观顽强，赴美
就医期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勇敢参加临床试验。

先生一生探索经世
济民的真理，著作等身，
桃李满天下。留下的最后
文字是 2004 年 4 月发表
在《金融时报》和《经济
界》的一篇工整得像中学
生作文般的文章《守身为
大》。“守身为大”四个字，
正是先生一生守身如玉、
春风化雨的最好写照，也
是先生高尚人格和高深

学 识 的 根 本 和 基
石。


